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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人才，他们熟知各类
植物的特性，有着丰富的
研发经验。正是有了他们
作后盾，新品之路才会越
走越宽、越走越远。八十
多年来，新亚人一直沿用
古法熬制，确保营养不流
失，所使用的食品香精也
是从水果中提炼的，是真
正的纯天然。

1 9 7 6 年 新 亚 姜 糖 全
球销售总部新亚姜糖（香
港）有限公司成立，销售
网络以香港为中心，辐射
全 球 二 十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年销售额以百万美元
计。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
井人”，为了回馈社会，
新亚人积极投身于慈善事
业，在印尼当地设立了多
所福利性质的学校，为贫
困学子提供教育机会，受
到当地政府和人们的一致
好评。

2
当 时 难 民 所 一 日 两

餐无虞，但是我父亲是个
不 习 惯 闲 置 的 人 。 他 打
听到岩望著名Bipang cap 
Jangkar（爆米糖）工厂，
在此战乱时期各种食品都
缺 少 ， 厂 方 超 时 赶 工 产
品 仍 供 不 应 求 ， 早 已 不
接 受 新 顾 客 。 但 当 老 板
知道我父亲是难民时，特
别照顾。我曾跟隨父亲去
过工厂，只见一大群人在
等候。工作坊是不可以进
去的，但可以从窗口望进
去 。 我 从 人 群 中 挤 到 窗
口，只見一个很大的容器
热气騰騰在滾动，约10分
钟，放进去的糯米（？）
爆成米花后，倒进一个热
锅一边烧火，一边与糖汁
搅拌，待到均匀后再倒在
铁皮桌面的木框框，用比
手掌还大的木板来回梳理
平均、直至糖汁凝固就可
以切块包装了。整个制作
过程并不复杂，厂方沒有
故作玄虛，只要不妨碍工
作，但看无妨。

没 多 久 ， 父 亲 把 “

爆米糖” 买卖转让给一个
同乡难民，母亲问为什么
不卖？父亲笑笑，说上门
卖东西，敲别人家的门，
很不好意思。有一次，父
亲敲门，开门的女工转过
头向里头的主人说，是卖
Bipang的，主人吩咐：“
不要紧，是难民，再买两
包。”女工轻轻的告诉我
父亲，她的主人买来只是
放着。父亲听了很尴尬；
又有一次，父亲在另一家
敲门，门开半扇，女主人
探出头，连话也不说把头
摇了摇，显得被打扰拋过
來一双白眼，快快把门关
上。父亲觉得分明是自己
打扰別人，有什么好脸色
看呢？

后 来 父 亲 借 用 当 地
木匠同乡地方，用竹片（
木料太贵）做了辆手推车
推到菜市场前卖冰水。而
这时我跟难民所里的学齢
少年儿童，在当地总会的
照顾下，进了岩望中华学
校，我插班到小学4年级。
我坐后排，后排好处是老
师 的 目 光 很 少 碰 到 我 身
上，心不在焉，老师不会
发现，胡思乱想刚爬上脑
际，下课钟就响了。我怎
么不时常胡思乱想呢？7岁
在家乡读私塾不到两年，
日寇侵犯到南方不得不逃
离家乡，在这段“寸金难
买寸光阴”时光里，在澳
门 香 港 虛 度 1 年 多 。 然 后
越洋跨海寻父，扺达印尼
泗水己是10岁，以为远离
烽火可以安心读书了。结
果仍然是蝗虫不灭稻谷难
免，日冦不灭天涯海角无
宁日，现在西方殖民魔手
又再出现．．．．

我 一 放 学 就 跑 到 菜
市场，母亲和弟弟也在帮
父親卖冰水。岩望的菜市
场就在火车站附近，依稀
记得偌大的一个火车站，
只有上午热闹一阵子，到
了中午就显得冷清。午后
三四点菜市场各个摊位收
盘 ， 父 亲 的 冰 水 摊 也 在

收拾。难民所是不可以放
拉拉杂杂东西的，父亲的
冰水车子原地放着，那时
地处后方的岩望，民俗依
然朴实，偷窃事件很少。
而其余剩下的糖水等则带
到一个同乡家里，他们不
但借用地方，还帮忙煮糖
水、制凉粉等等。我至今
有时还在想，为什么过去
的人大多具有那份善心，
原本不认识只是凭着几句
家乡话，就情景交融，伸
手帮忙好像是情理之中。
而今，此情此景还有吗？

我 的 学 习 成 绩 并 不
好，在课堂上老是心不在
焉。怎么不呢？算术跟不
上 ， 连 写 篇 作 文 也 没 有
劲。岩望中华学校规模不
能说不大，同学不能说不
友善，然而却经常有一种
莫名的孤独感。在格利安
镇，我和那位印尼友伴沙
益，患难相处，一块香蕉
煎可以掰成各一半。我有
时 独 自 出 去 游 荡 ， 岩 望
不 愧 是 县 城 ， 地 方 大 ，
街道宽，似乎家家户户都
有芒果树（从岩望到庞越
一带所产芒果十分有名）
，风吹芒果树可以听到叶
子的沙沙声。岩望人善良
且热情，从他们的眼睛就
可以察觉到。但是在我梦
里却老是梦见格里安镇做
糕饼慈眉善目的老板，兵
营里充满豪情的士兵，每
天路过的一卡车一卡车开
往泗水前线的青年战士，
沿途战歌高昂。有次梦见
我和沙益替一名民兵卖一
件旧衣服，嗬，菜市场里
头包罗万象，买卖旧衣服
地方人头攒动，我被挤到
一边，拼命喊，梦醒。是
啊，我的印尼友伴沙益，
你现在哪里？好吗？

我在岩望中华学校，
可说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看到别的同学蹦蹦跳跳，
自己却孤独一处。当时班
主任是谁、同桌的同学是
谁，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记得邻座同学叶国兴，

他也是难民同学，他比我
大两岁，老师表扬过他的
作文，我借读，的确很有
文艺语言，所以给我印象
较深（回泗水，数年后喜
闻他担任泗水机器公会秘
书）。

在 学 校 里 我 最 感 兴
趣的是，在操场上看童子
军操练，他们都是高班同
学，童子军教练是难民所
的张植南乡亲（周一集会
指挥唱校歌的也是他），
团长是高班同学林团结，
张 植 南 教 练 体 格 健 壮 威
武，林团结团长体格团团
结实，每个周末放学，不
単是我，也有其他同学蹲
在旁边看童子军操练，有
升旗仪式、有跑步锻练、
有急救练习，如果到时看
不到他们在操场上操练，
说是到野外露营去了，可
惜我沒有机会参加。

（ 值 得 一 提 ： 1 9 5 4
年，我经张植南前辈介绍
进了泗水《大公商报》，

跟 他 在 同 一 编 辑 室 里 工
作；1976年（中国文化革
命刚结束），我老伴泗水
的一个远房姑母，跑来要
我帮忙写封寄中国的信，
要 求 有 关 单 位 把 派 到 非
洲当外援医生的侄儿林团
结 因 病 调 回 来 。 “ 林 团
结？”这名字我有印象，
脑袋闪出一个团团结实的
高班同学來。我问“林团
结是不是家在岩望？”姑
母拿出照片，果然是，这
照片是林团结回国前和家
人合拍的。这时才知道，
林团结不但是我逃难时期
的师兄，而今却成了我的
表兄。3个月后，姑母来家
里，说林团结已调回国，
并拿出刚收来的照片。照
片 是 在 医 院 里 的 病 床 拍
的，好瘦弱，已完全没有
昔日团团结实的影子。过
去的高班同学而今当了一
名医生，应该高兴，却又
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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